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衷心的敬佩 深切的怀念

—缅怀尹赞勋教授逝世一周年

张 日东 谢翠华
�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�

在尹赞勋教授逝世一周年的 日子里
，
他的

音容笑貌
，
历历如在眼前

。
回忆往事

，
思潮奔涌

。

这里仅就尹老奖掖后进及其生命的最后一息作

一些回顾
，
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之情

。

积极关怀青年一代

陈国达先生曾多次深情地讲起他在解放前

就受到过尹先生的许多鼓励
。
例如在他编写贡

水流域地质报告的时候
，
尹老给他审阅文稿

，
逐

字逐句地润色修改
，
连标点符号也仔细予以订

正
。
解放前关于江西境内石炭系煤系存在的问

题
，
曾被否定

。
当时陈先生在零都县发现了大

羽羊齿化石
，
力主江西确有石炭纪的含煤地层

，

尹老立即给予支持
，

终使报告得以发表
。 ����

年
，

尹老看过陈先生的《中国东南部红色岩层之

划分》一文后说 � “
看来红层问题

，

大有研究余

地” 。
该文力排众议

，

提出中国东南诸省的红层

不限于第三系
，

其中包括部分白奎系的论点
。
这

一看法因与传统见解相悖逆
，
曾被阻止发表

。
但

尹老为推荐此文而四处奔走联系
，
该文才得以

问世
。
以后经过许多地质工作者的反复验证

，

证明这一结论是正确的
，
并得到广泛的承认

。
陈

国达先生已经成为闻名中外的大地构造学中重

要一派的创始人
，
这对尹老是莫大的安慰

。 ����

年科学大会前
，
曾有一位插队知识青年写了一

篇《地球在膨涨》的文章
，
到处请求学者评审

，
但

都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
，

最终找到尹老
。
经审

查
，

尹老大为赞许
，
认为此文颇有新见

，

于是不

拘一格推荐给方毅同志
。
经方院长批示

，

破格

录取他进人中国科技大学深造
。
多年来尹老担

任《中国科学》 、 《科学通报》副主编 ， 《古生物学

报》 、 《地质科学》主编 ，《地质学报》 、 《地质论评》

编辑等职
。
他经常收到很多的稿件

，
均一一详

审
，
例如王署同志发表一本矿相学专著—《不

透明矿物晶体光学》 。
本书综合前人成果

，
自己

也提出了一部分原理和公式方面的新见解
，

对

矿相学的建立有所贡献
，
为此尹老积极支持出

版
。
尹老在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

，
作为

第 ���号的一项提案
，
建议设立自然科学外文

出版社
，
这是为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开创一个成

果交流的园地
。
提案很快得到妥善的处理

。
记

得有不少次
，
转来业经很多知名学者评审过

、

并

提出很多意见的稿件
，

有时这些评审意见比稿

子本身的字数还多
，
甚至言人人殊

，
难以处理
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，
尹老便被定于一尊

，
请他作出最

后裁决
。
尹老总是不厌其烦地逐一分析

，
查阅

有关材料
，

认真推敲
，
直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

见为止
，
始终以高度负责的精神

，
妥善地处理这

类问题
。
尹老在处理这些难题时

，
他总是公正

无私
，
不管熟识的或陌生的

，
只要他的论文和

材料有新的发现
、

新的见解
，
都一一给予支持

。

����年 �月 �� 日他给香港理工学院李作 明先

生的信中写道
� “
我们知道

，
侨胞在外

，

向往祖

国之心弥切
。
珠江 口上一颗明珠

，
久假不归

，
致

使我君有长年寄人篱下之感
。
好在十余年后

，

物回原主
，

否极泰来
，
屈指可期了

。
此我之所以

寄期望于往 日有四年师生之谊
，
而今又成忘年

之交的我君
。
祝贺在港九地区首次发现盾皮鱼

�洲 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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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石
。
这不但是一次古生物学上的大发现

，
而

又丰富了区域地层学的内容……刀 。 “
通过历次

谈话和这次来信
，
得知您心怀祖国

，
工作上力争

上游
。
这些好消息都是对我的珍贵礼物

，
胜过

物质馈赠
习 。 ���� 年李作明先生参加北戴河中

国地质学会 �� 周年大庆
，
回港后他来信说 �“ 很

高兴能拜见您
，

师生促膝相谈
，

使我这个学生得

有机会亲聆您的教导
，

受到教育
，
感到非常荣幸

和感动
，
因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海外赤子受到像

您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
、
老师和长辈所不弃

，
每

每加以关怀
，
感到无限温暖和亲切�

刀 。
为此

， “
我

有一鼓气
，

要为祖国和自己争一 口气
。
三十年

专业熏陶
，
在此商业气习极浓的社会里

，
我一直

热爱自已的专业
，

每每出野外搜集资料
· ·

…卢 。

“
这次盾皮鱼化石的发现

，
从而把香港地质历史

自被认为二叠纪推前到泥盆纪了
刀 。

李作明先

生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地质学家
，
他的这一重

要发现
，
推翻了洋人百多年来的结论

，
因而轰动

一时
，
成为香港各报馆及电视台的重要新闻

。
广

东电视台也选播了这个新闻
。
另外

，
尹老还有

一项义务
，

地学各单位提升副研或研究员职称

的评审书
，
只要转到尹老手中

，
无论如何繁忙

，

他总是积极负责
、

严肃认真
、

仔细评审
，
以严格

要求
，
大胆提拔的精神

，
提出他的建议

。
近年来

他还负责推荐了两位去西德
，

两位去美国留学

和进修的学者
。

���� 年四川医学院毕业的学

生吴今义
，

在
“
文化大革命” 中被打成

“
反革命气

下放在阿坝地区工作
。 ����年他看到《地质科

学》上发表尹先生的《从天文观测和生物节律论
证古生物钟的可靠性》一文后

，
受到了极大的启

发
。
他从医学上论证生物节律

，
将时间生物的

研究同中医基础理论有机地结合
，
从理论研究

进人了实验检验阶段
，

他的有关论文曾几次寄

给尹老审查
。
吴今义来信写道

� “
几年来

，
特别

是在我横遭迫害
，

被打成
“
反革命

”
的困难时期

，

您的关怀和帮助给了我巨大力量
。 ……您为发

展祖国科学事业鞠躬尽瘁
，
为培养和扶持后生

呕心沥血
，
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情操

，
反

映了中华民族精神
，

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刀 。
素

不相识的吴今义同志带着它获得的 ���� 年度

国际时间生物学奖状来到北大医院的病房亲自

感谢尹老并向尹老汇报他的成绩
。

尹老常说 � “
在地学的各学科领域中都有

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在茁壮成长
。
我对一些有

真才实学
、

敢于创新的人非常敬佩
，

倍加赞赏
，

只要是真知灼见
，
我的心情就感到特别的欣慰

，

、即使他们的工作出现一点漏洞
，
或文章论点还

有点幼稚
，
也不妨碍我给予他们以鼓励

，

并加以

耐心
、

诚恳的帮助
。
因为这些都是成长过程中

不可避免的缺点
力 。

����年他一再提出地学部

的学部委员年轻化问题
，

老化的现象要引起重

视
， ���� 年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前的 增 选 名

单
，
他提出 �� 名中年候选人

。
随后他带头向院

长
、

院党组辞去一切职务
。
一再说

，

解放前当教

授三十岁左右
，
当所长亦不过三十多岁

。
现在

提年轻化
，
所长也大多年逾半百

，
并不年轻了

。

他认为上快下慢
，
我们一些科研机构的领导人

年龄偏高
，

缺乏活力
，
惯于陈陈相因

，
难以成为

革故鼎新的动力
，
领导班子的年轻化是当务之

急
。
他认为改革科研体制是势在必行

，
刻不容

缓
。 ����年 �月 �� 日他住院期间方毅同志去

医院看望时
，

尹老提出� “
请方毅同志继续关注

科学院的工作
，
同时

，
要关心科学院各所班子的

改革
，
现在速度太慢

，

跟不上当前全国的形势
。

改了以后应给他们
“
人权品和

“
财权

” 。
创造新经

验
，
这样才能开创朝气蓬勃

、

蒸蒸 日上
、

兴旺发

达的新局面
” 。
就是在他弥留之际

，

还曾多次和

我们说 � “
现在时代好

、

国家前途好
、

人民好
，

我

非常赞成地质所所长的年轻化
。
科技发展史已

充分证明
，
年轻人精力充沛

，

思想活跃
，
处于开

创新局面
、

作出新贡献的优越时期
。
我们一定

要全力支持现在初步安排的所长接班人” 。
尹

老生前虽然一再说他愿做攀登科学高峰的
“
铺

路石
刀和

“
梯子” ，

我们则说他是年轻一代地学工

作者的宗师
。

身卧病榻心怀事业

尹老病中
，

一直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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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毅
、

张劲夫
、

严济慈
、

卢嘉锡
、

吴学珍
、

黄汲清
、

李春显
、

陈国达
、

程裕淇
、

卢衍豪
、

穆恩之
、

周明

镇
、 ·

朱乱复等领导同志和知名科学家先后前往

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看望他
。
方毅同志还

嘱咐医生
、
护士倍加照顾

。
张劲夫同志对尹老

说 � “
要听从大夫意见

，

安心养病
，

在你精神好

时对地学万面有什么想法和建议
，
只要讲出

，
我

们一定与有关方面认真研究
” 。

地质所成立了

负责尹老治疗事务的工作小组
，

霎时
，
很多同志

自愿参加护理尹老的值班并组成了献血队
。
同

志们说 � “
想起尹老平时对我们的教导和扶植

，

我们照顾尹老是应该的 ” 。
但他看到所里的同

志来轮流护理
，

一再说 � “
我患病不能工作

，
给

国家造成了损失
，
而同志们放下重要的工作来

护理我
，
国家的损失更大了

，
我心里非常不安

，

坚决不能同意这样做” 。
虽然所里多次劝慰

，
但

他都坚决不从
。
后来

，
院领导批准了特护报告

。

他执意不肯
，

一再表示 � “
国家的钱不能乱花

，

该省的钱一定要省下来
，
有王敏清�夫人�在身

边就行了
” 。
直到病情转危

，
神志不清时才使用

了特护
。
尹老病中经常对同志们说 � “

我的时

间是分秒必争
，
只要我活一天

，
该干的工作要

干
，

该提的建议要提” 。
为了避免感染

，
医院禁

止探视
，
但是

，

尹老坚持要和我们商量工作
，
对

院的长远规划
、

对自己准备发表的《往事漫忆》

也多次作了修改和补充
。
有几次一谈就是两

、

三个钟头
，
我们劝他休息

，
他说 � “

这是我生活

的精神支柱
，
工作比身体重要

” 。
为尊重尹老的

建议
，

所里配备了录音设备
，

录下了尹老对《往

事漫忆》的补充
，
对院

、

所
、

中国古生物学会
、

中

国地质学会和九三学社工作的具体建议
。
尹老

病重的一个午后
，
病房紧急抢救

，

他几天高烧不

退
，

呼吸十分困难
，

头上带着冰帽
，
额头放着冰

袋
，
鼻子里插着氧气管

。
第二天稍有好转的时

候
，

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王鸿祯
、

杨遵

仪
、

郝治纯
、

池际尚四位教授前来病房看望他

时
，
尹老仍不顾病情恶化

，
忍着疼痛

，
向四位教

授讲述如何发展地质科学
，
如何办好地质院校

方面的建议
，

并请王鸿祯教授到床前紧靠着他
，

他用低弱而颤抖的声音讲述了改革地院的教学

方针和如何加速培养地质人才等具体意见
。
他

讲得那么详细
，
思考得那么镇密

。
简直难以想

像 � 一个垂危患者
，
却对科学事业那么尽心 �

就是在病情恶化
，
卧床不起的期间

，
他还继续认

真学习《邓小平文选 》并记有笔记
，
时刻对照自

己
、

鞭策自己
。

尹老病前不久
，
一直忙于工作

。
在西安召

开的
“
中国古生物学会古植物专业委员会成立

大会及学术讨论会
习
一结束

，

他又出席了全国六

届政协会
。
在南京召开的

“
寒武一奥陶系

、

奥陶

一志留系界线国际学术讨论会
” 及成都召开的

“
牙形石专业组成立大会” ，

虽因沉病在身未能

参加
，
还派我们在会上宣读了他的贺信并详细

询问了会议情况
。
尹老关心地学事业

，
真正是

鞠躬尽瘁
，
死而后己

。
住院期间他的白血病 日

趋严重
，

一周要输两次血浆和一次鲜血来维持

生命
，

我院卢嘉锡院长两次探视
，
记得在 ����

年 �� 月 � 日第二次看望时
，
问他有什么要求

，

尹老讲的是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的搬迁和南

京建立科学院的另一地学中心等等事项
。
当时

刚好收到要召开院第五次学部委 员大 会的通

知
。
他向卢院长说

，
这次学部委员大会的议程

和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
，
很想参加

，
只是身体不

好
，
特此请假

，
并表示在医院里要好好地研读文

件
。
后来他还向有关同志提出是否能用小车推

他去参加会议
。
直到最后一息

，
他还是那样时

时刻刻惦记着工作
，
此情此景感人泪下

，
使我们

终生难忘
。
卢院长曾用最凝练的语言评价了尹

老 � “
象尹老这样有贡献的科学家

，
已经病到这

种地步
，

但谈的全是工作
，
没有一点私事

，
真难

能可贵� 真是了不起啊 �” 。
学部大会期间我们

将尹老在病榻上的发言录音带到地学 小 组 中
，

放给组内同志们听
，
他说了许多老一辈科学家

想要说的话
，
对地学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积极的

建议
。
他说我的心是和大家连在一起的

、

想在

一起的
，
愿大会开得圆满成功

。
此刻

，
尹老说话

极其艰难
，

话音微弱
。
大家听了

，
对尹老无不景

仰
，
尹老啊尹老

，
你真是名符其实的用特殊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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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成的共产党员啊�

尹老是一位
“
弟子弥丰

，
充满天下粉的卓越

科学家
。
他虽去世了

，

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地

学事业后继有人
，

一大批中青年地学工作者已

经成长起来
，

他们正以尹老等老一辈科学家为

榜样
，
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

而贡献出他们的聪明才智
。

〔���呼年 �月 ��日收到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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